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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姐，求求你别再吃了行不行？”新开张的复合式

咖啡馆里，李凉凉看了眼坐在对面吃得满嘴满脸全是奶

油、巧克力酱、草莓酱⋯⋯的女人，内心充塞着深沉的无

力感，“你快把人家店里所有的蛋糕吃完了！”

“嗯⋯⋯”郝慈恬舔了舔嘴角，将粘在嘴边的“五味

酱”全给舔进小嘴里，“人家心情不好嘛！你又不是不知

道，吃甜食可以让我稍稍平复一下心情。”

从小她就爱吃甜食，尤以蛋糕为甚。不知从什么时

候开始，每次受了委屈，她就想吃蛋糕。心情越不好，吃

的蛋糕越多，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但她就是控制

不住对蛋糕的渴望。

“还好你是吃不胖的那种体质，不然，门修得再大，

你都走不出去！”李凉凉没好气地损了她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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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哪不会？我最近好像真的变胖了耶。”嘴上说着近

日来的新发现，郝慈恬吃蛋糕的动作仍旧没停，“裤子都

好像快包不住我的小肚肚了。”

李凉凉忍不住翻了记白眼，受不了地叹了口气，“郝

伯伯要是看到你吃蛋糕的恐怖模样，他一定很后悔，当

初怎么会把你的名字取为‘好吃甜’？”真是够名副其实

的了。

“所以我会变成这样，全是我老爸的错，跟我一点关

系都没有。”郝慈恬漾开甜甜的笑，完全把责任往外推。

“没有吗？”李凉凉眯起眼，瞪着她的眼多了分凌厉，

“我从来没见过男人运比你还背的女人，这可跟郝伯伯

无关了吧芽”这根本是她的命盘有问题！

说来郝慈恬这个女人还真可怜，打从开始交男朋友

至今，那些男人全然没一个好东西。

第一个，她暗恋人家好久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白，

对方也接受了，没想到交往不到一个礼拜，连小手都来

不及牵一下，那个男的一见到她的朋友比她还漂亮，立

刻就移情别恋了，当天她吃掉三十个草莓蛋糕。

第二个更惨，主动追求她的那个男人是个双性恋。

如果他藏好自己的性向倒还“无伤大雅”，惨就惨在他居



ｐａｇｅ园园猿 子澄

然被郝慈恬捉奸在床，第三者还是个男人——— 那个晚

上，她吃光了两家糕饼店里没卖完的剩货，实在有够恐

怖的！

然后是第三个、第四个⋯⋯到现在李凉凉已经数不

出来，郝慈恬到底交往过几个男朋友。她只知道，跟郝慈

恬交往过的男人“没一个有好心肠”，不是双性恋就是花

心大萝卜，再不然就是犯病的活不久，想赶紧讨个老婆

冲喜的，她的男人运实在背到极点！

“我也不想这样啊。”说到伤心处，郝慈恬吃蛋糕的

动作更快了，还招呼服务小姐再将她们店里剩下的蛋糕

全送上来，“我是真心想要好好地谈一场恋爱，可惜天不

从人愿嘛——— ”

“好了，那你说，这次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好不容易见她

有个交往还算稳定的男朋友，李凉凉还在猜这回可能可

以成功了，没想到不到一个月，又成了一个错误的估

算。

“啊？这个⋯⋯”郝慈恬突然变得支支吾吾起来，两

颊涨起红晕，“他他他⋯⋯他‘那个’不行啦！”她的声音

压得好低，以极轻缓的气音缓缓地吐出“惊人内幕”。

李凉凉的眼瞠得好大，大到郝慈恬担心那两颗眼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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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不会像乒乓球那样跳出来。

“不⋯⋯不行？”夭寿喔！比双性恋还惨！

郝慈恬苦笑地点了点头。

是喔？那还可以被原谅一点，但，郝慈恬怎么会知道

如此私密的事咧？“你该不会是已经——— ”跟他做过了

吧？

郝慈恬哽了下，差点被喉头那块蛋糕噎死，连忙吞

了口开水，一颗头摇得快断了似的，“没、没有啦！我是不

小心听到他妈妈说的啦！”

“他妈妈怎么会知道？”这更奇了，儿子应该不会跟

老妈讲这种事吧

“他妈妈说他小时候受了伤，正好伤到 ‘那里’，

恐怕⋯⋯”郝慈恬陡地笑眯了眼，知道自己不用说得更

清楚了；因为李凉凉已经开始猛点头，这表示她已经了

解，她就不用再多费唇舌了。

李凉凉吐了口气，“还好发现得早，不然结婚后才发

现，那就惨了；所以婚前一定得‘测试’看看，免得就这么

倒霉碰到那种的。”

郝慈恬含着蛋糕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所以喽，以后我

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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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种事眼睛看不到好不好？”李凉凉皮笑肉不笑地

掀掀嘴皮子，“好啦，下个礼拜，我们公司的粉领族要办

联谊，正好缺了个女生，我看你跟着去凑人数，顺便看能

不能碰到个好运气？”

郝慈恬还来不及答应，只见女服务生端了个小蛋糕

出来，脸上有着浓浓的笑意，“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已经

是我们店里最后一个蛋糕了，请慢用。”然后摇摇摆摆地

离开。

“嗄——— 人家还想再吃耶！”瞪着那个仅存的蛋糕，

郝慈恬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“你吃那么多还不够啊？”李凉凉不可思议地看了眼

摆在桌上，几乎跟她坐着的高度等高的空盘子，“人家的

店早晚让你吃垮！”

“可是这家店的蛋糕真的很好吃啊！”可能因为吃过

太多蛋糕，所以口感上些微的差别，她都能敏感地察觉，

“我好久没吃过这——— 么好吃的蛋糕了。”

“你⋯⋯”李凉凉再也笑不出来，无力地趴在桌面

上，“你这么爱吃蛋糕，干脆跟蛋糕师傅谈恋爱好了！”

李凉凉料想不到的是，当时一句无心的玩笑话，后

来竟一语成谶了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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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上紫驼相间的翻领毛衣，加上浅咖啡色小喇叭牛

仔裤，脚上再趿着一双牛仔高底平板休闲鞋，郝慈恬匆

匆赶到与李凉凉约定好的地点会面。

她之所以穿得如此像邻家小妹，主要是因为李凉

凉有交代，说今天到场的任何一个女生，风采绝对不

能压过今晚主办这次联谊的女主角，否则恐遭 “天

谴”。

这么诅咒性的威胁，她就算再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

敢太过招摇；可是她又不晓得今晚的女主角会打扮得如

何活色生香，所以她只能在精简里求变化，尽量穿得很

休闲，以免成了遭众人白眼的那个倒霉鬼。

在匆匆跑过那家新开幕的复合式咖啡馆后，郝慈恬

陡地在超过咖啡馆大门两米的地方停了下来，猛地咽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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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口水。

好香喔——— 好想吃一块那家店的蓝莓慕斯蛋

糕⋯⋯

“欢迎光临。”清澈响亮的招呼声，随着大门开启的

瞬间响起，女服务生在看清郝慈恬的脸蛋之后，漾起的

是不变的招牌笑容，“小姐，我们今天蛋糕师傅休半天假

喔，你要吃的话请趁早。”

她们这家店的蛋糕之所以好吃，是因为每天都是自

家厨房现烤的，不会有隔夜的蛋糕出现在架上；今天蛋

糕师傅休半天假，表示今天的蛋糕就这么多了，不会再

有现烤的出炉，所以她要郝慈恬想吃趁早。

郝慈恬不自在地赧红了脸。显然这位服务生小姐，

还记得她之前和李凉凉来这里大啖的糗态，不然怎会如

此叮嘱咧？真是丢死人了！

“嗯⋯⋯”盯着透明冷藏柜里可口的各式蛋糕，郝慈

恬的口水都快泛滥成灾了，“我、我只要一块蓝莓慕斯。”

为了留下一点空胃去吃待会儿的联谊餐，她只好痛下决

心，舍弃大部分美味又可口的蛋糕，决定只吃一块蓝莓

慕斯解馋。

“这边用吗？”服务生打开透明冷藏柜的玻璃窗，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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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地挟起一块蓝莓慕斯。

“不。”她摇着头，视线不曾离开那块蓝莓慕斯，“我

要带走。”

“麻烦你稍待一会儿。”服务生礼貌性地颔首，将蛋

糕装进精致的外带盒里，转身交给郝慈恬，“一块就够了

吗？”末了，还狐疑地问了句。

“耶⋯⋯耶！”她涨红了脸，连忙付了账、抓了蛋糕就

跑。

哎——— 连服务小姐都认得她了，这跟把照片贴在门

口，昭告天下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以后人家一见到她，还不

是立刻就知道她是那个好吃甜食的郝慈恬？

如果可以，她希望自己以后可以不再进入那

家店⋯⋯看了眼拎在手上的慕斯蛋糕，郝慈恬立即对

才刚许下的愿望感到后悔。

这家店的蛋糕真的好好吃耶，她真能忍住大快朵颐

的渴望，不再来光顾这家店吗？

啊！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她快来不及了，等有空的时候

再想吧！于是她加快脚步跑向公车站，期待着在公车座

位上，嗑掉这块新鲜又香喷喷的慕斯蛋糕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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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慈恬跟着李凉凉进入偌大的交谊厅，一双滴溜溜

的大眼充满惊奇地流转在交谊厅里围成一个个小桌、交

谈中的男男女女；对于这种头一回参加的联谊派对，她

感到既新鲜又有趣，还带点莫名其妙的心慌。

“嗨！凉凉，你现在才到啊？”一个女人跑来招呼她

们，显得有点过于热心，“我们都到了好一会儿了呢！”

“有来就不错了。”李凉凉嘀咕了声，随意指了个座

位，“慈恬，你去坐那里。”

“嗯？”眨眨眼，郝慈恬看了眼那个位子，稍稍靠近角

落，很适合她这个跟大家都不熟的人，但那里已经坐着

一个男人了，她就这样大咧咧地过去坐人家旁边，不会

太奇怪了点吗？“呃，凉凉，那个⋯⋯”

“快去，免得到时候得跟别人抢位子。”李凉凉推了

她一把，自个儿找了个位子坐下，开始和隔壁的人攀谈

起来。

郝慈恬扁着嘴，有点不情愿地走向李凉凉指定给她

的座位。

怎么这样啦？把她一个人丢下，自己跑去跟认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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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聊天，这个凉凉也未免太见色忘友了吧

她站在那个空位前踌躇半晌，不知该不该出声和旁

边的男子打声招呼？“呃⋯⋯”

男人放下手中的玻璃杯，面无表情地睐她一眼，“坐

啊。”

“喔。”既然如此，那她就不客气地坐喽！拉了拉侧背

的小熊手提包，郝慈恬僵笑地坐了下来，然后她开始觉

得无聊了。

其实这也不能怪她，因为整个联谊会场里，她只认

识李凉凉一个，如今她背弃自己和其他人聊天，她也只

能呆坐在位子上发呆。

突然之间，她想起坐在隔壁的男人。

没有理由的，她侧脸偷觑了那个男人一眼，记起他

刚才的面无表情———

男子陡地转面瞪了她一眼，令她心口一跳，连忙正

襟危坐，不敢再乱动分毫。

天呐！那个男的看起来好凶喔！人家又没怎么样，他

干吗瞪人呐？郝慈恬忿忿不平地想着。

就当她开始觉得不耐时，交谊厅的门霍地被打了开

来，走进一个珠光宝气的美艳女子，“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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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到了。”

哇咧——— 这就是这次联谊的主办人井钊瑶吧？

凉凉说过，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主办的女主角会

特意迟到一会儿，借以到场时吸引大家的眼光——— 果然

没错，所有人都注意到她“金招摇”。

哎，她觉得自己的名字已经够难听的了，没想到还

有人比她的名字更凄惨；所以说人类的情感绝对是比较

性的，她竟因这小小的发现而感到变态的救赎。

“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主办人这么晚才来？”

“就是嘛！害我们花了好久的时间才热络起来呢！”

“该罚，罚三大杯！”几句不耐的嘘声陆续发出，令井

钊瑶笑得花枝乱颤。

“别这么说嘛，我看你们也玩得挺愉快的啊！”井钊

瑶以手背轻靠唇侧，看来好不妩媚。

哎——— 自己招摇的功力实在差人家太多了——— 郝

慈恬感叹地叹了口气，愕然发觉自己又被旁边那位男士

给瞪了，连忙坐得端正一点，不敢再胡思乱想。

“为了向大家赔罪，我先来自我介绍好了。”井钊瑶

不愧是主办者，她立刻想到好主意，掀起联谊派对的高

潮，“井钊瑶是我的名字，各位在座的男士一定要记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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哟！平常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⋯⋯”

紧接着下来，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像接龙似的自我介

绍接力赛，满天乱飞的文字，让郝慈恬听得头昏脑胀、眼

冒金星。

老实说，那些冗长的介绍词根本引不起她的兴趣，

因为在她看来，每个男人都长得不会差太多，兴趣也大

同小异，实在没有半点特别吸引人的新意，害她不断以

手压住嘴巴，以防自己不礼貌地打起呵欠。

依照座位的顺序，很快便轮到郝慈恬身边那名男

子。说不出为什么，她特别深吸口气，集中了点注意力，

想听听这位看起来很凶的男士，有没有特别一点的介绍

词？

“康立修。”

没想到这位男士惜字如金，紧闭的嘴只蹦出三个字

简单带过，令所有人明显一愣，随即哄堂大笑。

“不会吧你就只说这样而已？”

“这样很容易让人遗忘喔！哈哈——— ”

“怎么这样说？人家是帅哥耶，哪有那么容易就被遗

忘的？”

“是啊，比起你这碎嘴的二百五好太多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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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立修不理会众人的嘘声和笑声，沉默地举起鸡尾

酒杯喝酒，仿佛那些笑闹声事不关己，全都被他拒绝在

百里之外。

郝慈恬对于他另类的介绍词感到好笑，但她记取之

前屡遭白眼的教训，担心自己笑出声会没命，因此没敢

造次地随着众人取笑，只能闷声笑在心里。

这个人可真特别啊！他是不是不打算认识新朋友

呢？那他干吗还来参加这种聚会？真让人搞不懂他在想

什么？

李凉凉发现郝慈恬直盯着引大伙儿发噱的康立修

发呆，立即拉开喉咙喊道：“嘿，慈恬，换你了！”

犹如一道惊雷，狠狠地震醒郝慈恬的怔忡，她不好

意思地站了起来，颊上带着赧意，“大家好，我叫郝慈恬，

郝思嘉的郝，慈祥的慈，恬淡的恬⋯⋯”她紧张地背诵着

从小到大，一成不变的介绍词。

“郝慈恬？那你很喜欢吃甜食喏？”不知道哪位男士，

突然发现她名字里的谐音，继而失声大喊。

“呃⋯⋯”她涨红了脸，不打自招，“是，我很喜欢吃

甜食⋯⋯”尤其是蛋糕。

所有人都笑了，为她名副其实的可爱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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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其他人介绍后的反应皆是普普，但郝慈恬却明

显地引起众人特别多的笑意，井钊瑶感觉自己的风采被

她夺去了些，忙吃味地拍了拍手，要大家继续往下进行，

“好，那麻烦下一位——— ”

然后，就像其他的一干人等，郝慈恬引起的小骚动

很快地被大家遗忘了。

那种被遗弃的不安感又浮上郝慈恬的心头，她再偷

觑一眼坐在隔壁的康立修，决定开口打破僵局。

“嗯，康先生，你好像不太爱讲话？”真倒霉，头一回

联谊，身边就坐了一尊不讲话的大佛，虽然她很想换位

子，但她转念想，坐在一起也是种缘分，还是多少跟他聊

两句比较有礼貌。

康立修没有响应，仅用眼角余光淡淡地扫她一眼，

立刻让她的寒毛直竖起来。

什么嘛！不理人家就算了，还不断用他的“冰箱眼”

瞪人，害她全身不断泛起冷意，差点没变成被放进冰箱

里冷冻的死鱼。

微叹口气，她既然没有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勇气，也

没有特别看中意的男人，索性吃个够本、喝个痛快，好弥

补当初为了参加这场联谊所付出的六百五十块钱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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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?

一股几近渴死的干渴感直逼向郝慈恬的思考神经，

她试着张开眼，却又因额际的胀痛而疼眯了眼。

米白色的天花板，从来没见过的天花板顶灯，她茫

然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她试着移动沉重酸疼的躯体，却仅能转动负担较小

的脖子，然后，她看到全世界最令人惊恐的画面———

一个男人的裸背！

顾不得身上叫嚣的酸痛，她惊慌地一跃而起，猛地

起身坐直了起来，快速环顾一下四周。

咦？她在床上，居然还有一个男人躺在她旁边！更可

怕的是，那个人还裸着上身！

天呐！人家说“酒后失身卡自然”，她该不会就这样

莫名其妙地失身了吧？跟一个不晓得是谁的青仔。

救狼喔！她想尖叫，然而，她更想痛哭一场。

虽然她的恋情屡屡失败，但她还是存有一丝幻想，

幻想自己的初夜可以和心爱的男人一起体验，没想到一

时糊涂，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把它送出去了，呜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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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是她突如其来的动作引起些微震动，裸着背的

男人因而转醒，缓缓地转过身来，“⋯⋯嗯？你醒啦？”

郝慈恬心口一跳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

他他他⋯⋯不就是那尊不讲话的大佛？她怎么会跟

他在一起芽跟一个昨晚才认识，又没什么好印象的

家伙⋯⋯噢！她好想死！

康立修搔了搔头，由地铺上坐了起来，踉跄地起身

倒开水。

没错，郝慈恬以为的两人共享一床其实是错觉，因

为他根本没买床，只有弹簧垫，而地铺就打在弹簧垫旁

边，所以才会让郝慈恬在惊慌之下，产生这种距离上的

错觉。

兀自沉浸在自我怜悯的悲情情绪里，郝慈恬根本对

他的行动恍若未见。她拉开被子，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

跟昨晚一模一样，除了变得绉了些，并没有被褪去又穿

上的痕迹，这让她稍稍安心了点。

“喏。”康立修将水杯递到她手上，昨天整晚面无表

情的脸渗入一丝笑意，“你啊，一个女孩子别喝得烂醉如

泥。”

“咦？”烂醉如泥？谁啊芽“对不起，你说的是⋯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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吗？”这个屋子就他和她两个人，显然她是头号嫌疑犯。

睐了她一眼，带笑的眼里写了“不然还有谁”五个大

字。

挑挑秀眉，郝慈恬总算了解自己问了个蠢问

题，“⋯⋯喔。”

她想起来了。昨天晚上她无聊得发慌，决定吃个够

本、喝个痛快，才不算浪费那六百五十元的联谊费；然后

她不知不觉喝多了，最后还狼狈地在厕所里吐得一塌糊

涂。

当她吐光了胃里所有令人不舒服的食物和液体，隐

约还记得步出厕所时，仿佛看见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，

然后，就没了意识⋯⋯

哎，是她失态在先，就算真的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

事，也该算她咎由自取，实在怪不得这位“大佛先生”。

“不过，还好因为你的关系，我才得以脱身。”喝光了

他自己手上水杯里的水，他哂然一笑，随手将杯子放置

在地板上，撩起被丢置在地上的 栽恤，利落地往身上套，

“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聚会，是被朋友拉去凑人数的。”

耶？郝慈恬心虚地瑟缩了下，赧然地涨红脸蛋。

哇咧——— 她也是被凉凉拉去凑人数的，没想到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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